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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魔”红色高棉的咆哮：开创“彻底共产主义”！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921054128/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3880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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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

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

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

红色高棉士兵搀扶波尔布特(中)

每年的 1 月 7 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

着个骇人的名字：victorv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

实际上，这一天是 1979 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尽管历史学者可以根

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定义它——从“解放日”到“沦陷日”，但柬埔寨人固执地将其定义为“终

结大屠杀”的日子。无论你把越南人称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

什么人)，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

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

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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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屠杀

1970 年 3 月 18 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即将前往北京。就

在赴机场的途中被送行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知：“你的国民议会刚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

力的表决。”这位长期沉溺于电影而疏于国事的国王被美国人暗中操控的朗诺-施里玛达政

治集团废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支持。如今 45 岁以上的人大概都

还记得，当年正在“文革”的中国一片肃杀的荧屏和银幕上，从此无时无刻不是这位优雅的

亲王和他美丽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这时还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这个在后

来的很多年都被我们一些人亲切地称作“波尔布特同志”的人，尚隐在流亡国王的阴影下，

沉默而低调。他就是柬共总书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当时还叫做“沙罗绍特”。

这是他第 N 次来北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

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决不会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将要带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是什么，

无论是他的国王还是他的中国老师都未能预料到。

1970 年 4 月 30 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地柬共占

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其实美国人从 1969 年起就秘密实施了对这些地区的轰炸，

一直持续到 1973年才被自己的国会制止。其间数以万计的柬埔寨平民丧生在 B52 魔影似的

机翼下，还有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3 月的政变和 4 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仇恨，悲愤

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并将他们称作红色高棉。其实绝大部分人民对于共产党，对

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无所知，他们加入红色高棉完全是为他们的国王而战。急剧扩

大的红色高棉和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

美国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下了无法逆转的巨大错误，应了毛泽东那句“得道多助，失

道寡助”的名言。1975 年 3 月 29 日美国从越南撤退，同年 4 月朗诺逃往国外，17 日红色

高棉攻陷金边。从 1970 年 3 月到 1975 年 4 月，经历了 5 年残酷战争的南亚小国柬埔寨已

经是满目疮痍，气息奄奄，谁料到这却是她更加深重苦难的开始。

1975 年 4 月 17 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

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

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

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

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

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涌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

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竞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

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

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

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

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

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 200 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
自 MR，CHUMMEI 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

狱 7 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

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涛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

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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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

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轻易回忆起的这次大迁徙以其毫无理性、野蛮和血腥闻名

于世，他的导演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号大哥’”

这个本名沙罗绍特、1975 年 4 月红色高棉执政后才更名为波尔布特的人，1925 年 3 月

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一个拥有 20 公顷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6 岁起到金边莲

花寺里学习柬文，9 岁出家当和尚，12 岁还俗，直到 15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

边的中学，1949 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一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并以良好的成

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他就读于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并很快接触到马克思列宁

主义。他与十几位留法柬埔寨学生在 1950 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

组”，其中一些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1950 年 8 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劳动，参加

修建萨格勒布市的一条公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1952 年 7 月他回到祖国立

即加入了丛林抗法武装斗争，是留学生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一个。当年他第一次秘密潜

入中国，在南方某地参加了军政训练速成班。

50 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

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他在 1953 年 1 月加入该组织。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

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1954 年根据日内

瓦和平协议，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导致“高棉解放运动”失去领导人而几乎解体，却绐柬

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波尔布特语)。

1955 年起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又一次进入中国南部

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

1957 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 年 9 月 30
日在金边火车站附近正式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高棉劳动者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

11个人，其中 9 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 1000 名正式党员。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

人组成，总书记杜萨木，农谢副书记，波尔布特是常委。 1962 年总书记杜萨木被政府军杀

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1966 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

民称之为“赤柬”即红色高棉。 1963 年波尔布特的名字出现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

1965 年他从柬埔寨，穿过寮国(老挝)步行到达河内，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份受到隆重接

待。他在越南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有关党与国家建设的理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他和

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

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越南共产党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就是所

谓的“印支联邦”。

1965 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 2 月。这期间他会

见了中共高层几位人物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

“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

国际”等理论。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尤其是 1965 年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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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令他极为欣赏。

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 1974 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他见识了“大跃

进”、 “上山下乡”，在朝鲜他见识了“千里马运动”，深感茅塞顿开。1970 年 3 月政变

后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这位沙罗绍特同志就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西哈努克已经被推翻了，

我们现在宣布接受他参加民族团结阵线”。这个据说小时候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佛国小僧侣就

要走进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变成“革命伟人”了。

不幸的是这个柬埔寨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

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

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75 年的 4 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柬埔

寨的“一号大哥” (《Brother Numher One》David P chandler)。几百万城市人口盲目的、毫

无准备的大迁徙就是他的第一个举动，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是用同胞

的血与白骨给他的“试验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请听他当政时的新政权的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这样的字字滴血，句句见红，与其叫做“歌”还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实波尔布特疯狂的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

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用在了这片可怜的“试验田”上。

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

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就实现了：富人

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火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

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

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

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

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

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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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 6 月——8 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

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

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

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钟屋杀人场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

紧接着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短短 3 年 8 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 9 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

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

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随后波尔布特又

从党内嗅到不详的气息，1976 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

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

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

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

委员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

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

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

的 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 11 口成员全部杀光。

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

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Svay Prey 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
又在距离这里 12 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 S21 和钟屋杀人场，

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 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8 年的 4 个年头里，超过 2 万人在这里

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

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 对每一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后

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

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 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

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1979 年初越

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 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

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 14 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

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 的酷刑骇人听闻，人

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

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

越南军队兵临城下，S2l 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 HOR 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 S21 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

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 DDT 仓库。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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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 DDT 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

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省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

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 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

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

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

葬坑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 (Mr，HIM
HuY 口述，见影片《Behind th wall 0f S21》)。1980 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

挖出了 8589具遗骸。1988 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

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 129 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 43 个尚

未挖掘。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像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

成博物馆。

华侨的命运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

柬的大约 2 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 1978 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

埔寨的华人在 1975 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 60 万，而在 1979 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 30
万。

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

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

美斗争。

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

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方，“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

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

柬埔寨人血的。”

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

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在 1974 年 4 月 28 日就曾发生过著名

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

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

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

1975 年 4 月金边大疏散的 200 多万人中有大约 40 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

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

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

到了 1976 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

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

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如果你没有去过柬埔寨，没有去看过

S21 和钟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和你同一个年代，在离你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

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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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圣诞节，越南 10 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

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 年 1 月 7 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

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

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人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

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

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

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 47 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 2005 年 1 月 15 日《扬

子晚报》)。

2 月，中越战争爆发。

结束语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 3 年 8 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

1995 年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

的颠峰。

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

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

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

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

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

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 Genocide(有计

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

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

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

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

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

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

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 20 世纪 70 年代，这

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